
        
            
                
            
        

    
女忍者杏實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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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再怎樣叫也沒用！」。



旁邊那個武士一把抓住女孩的長馬尾，凶殘的往臉上狠狠連打了2、3掌，打到臉頰整整個紅腫起來，嘴角滲出血。



被打的女孩有張瓜子臉，雖然雙頰有點微微的嬰兒胖，可是臉型很漂亮，雙眼皮，眼頭和眼尾都微尖的一雙杏核眼，直直的鼻樑，小小的嘴上唇薄下唇厚，嘴角上彎如弓。



由紫棉布綁著馬尾，穿著這座城侍女的條紋格紫色衣服，是清秀的美人。



「城主大人！我根本就不知……」



「閉嘴！紫堇！不！吾應該叫妳杏實吧。」中間那位大人用一種很嚴肅的口吻呵斥那個侍女。



跟前那侍女非常驚訝，一個不小心脫口說出：「…怎麼知道…」



杏實（やイゼ）是的，杏實正是那一個侍女的真正名字。



其實，杏實早知道了。



對那位大人。



再否認也沒有用吧……



從他找人用粗糙的草繩捆了自己雙手，推進這個全是木頭做的柵欄裡關了起來。



杏實的直覺早已告訴自己任務失敗了……



其實，說什麼再也不重要，從城主他拿出杏實自己交給外面一切關於他謀反的證據起，什麼喊冤都只是白費力氣了。



從那時起，杏實突然意識到自己將會面臨的命運了，杏實知道作為女忍，死也許是遲早的事吧。



而窺探的犯罪事實被抓到一定只有死。



身處亂世，有些事情並無選擇，那位城主大人，對著杏實大喊大叫的兇男人。



是杏實奉命探查的對象。



杏實回想起來，他是這座城裡的主公--三好，是總領山城一方的大名，而自己是他的奴婢。



杏實知道他對自己並不差，為了得到他叛變的證據，杏實用心討好這位城主大人，終於得到偶爾幾次的侍寢機會。



還記得自己曾被城主稱讚的身材細長緊實，和大部分女孩子不同，沒有多的脂肉，膚色健康，有一種野獸的美。



其實，杏實雖然還年輕，但是因為常年刻苦的鍛煉，讓自己的身體發育得很成熟，所以能獲選擔任需要色誘的任務，而她向來也做的非常稱職。



昨晚，杏實仍然讓自己像野獸趴在地上，任城主出入自己私密處和後庭。



用力揉著堅挺的雙乳，自己還不知羞恥的雙腳緊緊的勾著城主大人堅實的背肌用力交合，跟著自己胯下傳來一陣陣越來越強烈的快感而接受城主賜予的愛撫和歡愉。



「啊啊啊啊啊。」



在迷亂之中，杏實放聲讓城主聽見自己最不願意給人家聽見的叫聲，讓城主親吻著那不願意被人看見的私處，年輕的杏實腦中被愛慾佔據。



誰知道一夜狂歡後，今天自己會像野獸一樣被拖入這個牢籠裡，杏實真後悔昨天在拿到他犯規罪的證據後，沒自作主意毒死他。



「斬了她吧。」城主冷冷的說。



「是。」旁邊武士一起應聲道，



「大人！不用拷問她嗎？」



「反正她也不可能再說什麼，計劃也沒有洩漏，把她斬首吧。」



「是！那麼現在馬上執行。」眾武士回應。



杏實雖然知道死亡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下場，可是在十六歲還青春美麗的年紀就面臨死亡，兩調腿還是有些發軟發抖，站不下去了。



哪知城主竟然看著杏實冷冷說：「杏實，會怕死？吾以前認為忍者不怕死的啊？細川家找的忍者也只如此。」



杏實疑惑的問：「可是怎麼會…知道我本名……還……拿到我已經傳出的…」



杏實怎麼想都不懂情勢為什麼會突然翻轉，死也想到死明白。



城主大笑「妳該感謝那個被我們抓住接應妳的人，就是那個園丁，多虧那個男人全招了，妳不用受拷打的苦了。」



杏實呆住了，腦內一團亂中出現一個名字竹丸（ギんネペ）？，城主說的是竹丸？是他出賣自己的嗎？不可能吧。



看她一臉呆滯，城主接著說道：「哼，不懂嗎？他已經先去那世界等妳了，馬上讓妳去找同伴吧。」



「啊，什麼……！」



杏實明白了，都明白了！



竹丸被抓一定被嚴刑拷問，把自己招出來了。



杏實腦中想到自己的貪戀愛慾而沒一得到證據就先下手殺城主！真是該死！



「還有什麼話說嗎？」城主詢問道。



杏實看著城主，語氣堅定的說大聲說：「只求速死。」



城主：「喔？眼神變兇狠了，不愧是吾所交歡過的女子啊！」



杏實徹頭徹尾的覺悟！



竹丸跟自己的任務失敗，連身份、目的都曝露，自己在世上已經沒有價值了，想到這裡，心裡已經沒有那種發軟發抖的恐懼，反而有了維持自己做為女忍者的最後尊嚴赴死的勇氣。



就這樣，一個武士脫去杏實身上代表城主奴婢的紫色侍女衣服。



只剩下白色透出肌膚用的內穿麻紗褻衣，上身是袖長只有到手肘的肌襦袢，下身是到腳踝上的裙裾，包覆了杏實的結實臀部大腿，也露出細長小腿尾巴到腳踝，在足袋襪子間是杏實下身唯一有下肉色肌膚地方。



另一個武士走近，手拿著綑綁架犯人的草繩，兇狠的一把將杏實的手拉到身後，用很大的力氣把手折起來背在背後，手掌與手肘對齊互抱著，然後用力纏上繩子，一直到手肘。



綁完了手，又拿一條粗繩，將繩子繞到脖子上，繞成一個緊緊的繩圈，往下拉出來搭在杏實的乳房上方，繞過手臂緊緊繞了一圈，再繞過乳房下方又綁一圈。



勒到杏實都感到呼吸都困難額頭臉都冒汗了，直到繩子往腰後面狠狠拉緊，才停止纏繞。



武士在杏實的後腰上和手肘的繩子用很大的力氣打結，交叉後拉出最後一段繩子，垂吊在杏實左大腿股邊。



杏實表面好像沒有事，其實被繩子勒到很疼！



感覺自己上臂手上的肌膚都被草繩深深的勒進肉裡！



杏實向下看自己胸口，白色薄薄的衣服被草繩綁得緊緊的，呼吸困難的胸部在快速起伏著、脖子冒出汗水。



堅挺雙乳也顯得格外挺拔了，胸口一部分被汗水弄濕的衣服貼著肌膚，可以看出我圓潤雙乳的輪廓。



凸起的地方還能微微露出自己乳頭的褐色。



杏實馬上就感到臉燒熱，兩腿間開始滲著些許的濕氣，連雙乳也熱熱漲起來，結果那對乳頭在旁人看上去更凸起了。



武士最後在小腿上又拴上一條草繩，又抓住杏實馬尾，被城主制止。



「保留吧。」杏實的頭髮在腦後用紫色棉布束起的馬尾和我紫色的侍女服裝一套的顏色。



杏實想到自己竟然忘記了，上面有繡上城主的家徽的紋路的事。



瞪著城主大喊：「我不要綁這塊有家徽紋路的布！」



「閉嘴！」旁邊那個凶狠武士突然往杏實臉上狠狠連打我4掌，杏實被打到眼花，左右搖晃。



「少廢話！前往刑場。」城主這樣宣佈道。



「走！」武士一面凶狠的說，一面用力拉扯從杏實的腰後留出來的繩子，杏實感覺到身體被巨大的拉力拉著自己向前走！



往死亡前進的路程是慢慢的，從牢籠走到刑場的路上滿是被風吹散的枯黃落葉，腳下的草鞋踩在這些散落落葉上，啪沙啪沙的響！



在滿天落葉的陪伴下，這樣一個年輕的少女忍者即將步入死亡，杏實在這一條步入死亡的路上，內心有些感慨。



不甘心啊……不甘心的不是死，杏實想通了什麼。



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無法挽回的遺憾，



混入探取情報本來就危險的，無論是被殺的竹丸所偽裝的園丁，還是偽裝成侍女的自己，從小深受忍者教育，甘願不停用自己的貞操換取任務成功，自己一點也不後悔。



杏實知道自己能完成任務是有竹丸的支持，可是，上忍卻下達戒律不能跟自己青梅足馬、同門的師兄竹丸相愛！



即使自己與竹丸已經互相確認心意，忍者的戒律讓彼此相愛的心意變成一種負擔，能做到的只有默默的在任務中支持對方。



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想到自己能為了任務跟任何男人交合性愛，確連一次都沒有與自己心愛的男人竹丸愛撫過，杏實的心就好酸好酸……



不如死亡追隨竹丸，不過害死許多人的忍者，靈魂會去哪呢？杏實知道她歸屬的地方一定是地獄。



已經到了，一句冰冷的發言讓杏實回過神。



刑場是一個被四面圍牆圍起來的小院子，院子裡用石板鋪的很平整，上面撒了一層厚厚的黃沙，院子的中央是一小塊沒鋪石板的土地，旁邊鋪了一張蓆子。



蓆子前方用木頭圍了一個方匡地面，裡鋪滿稻草，一個武士打扮的劊子手，拿了一把武士刀站立在那兒。



杏實被帶到草蓆上，帶路的武士將繩子遞給做為劊子手的武士，城主則在遠處做在一張椅子觀看。



「跪下！」後面帶路的武士突然踢杏實膝蓋後面，讓她立刻跪下來，雖然墊著草蓆，突然跪下來也讓她的膝蓋感覺疼，扭動了屁股。



劊子手揮了一下刀說：「我是本處刀法最好的武士，可以很順暢把妳首級砍下來。不久前才斬了一個。」



著，手就指向一旁，杏實順著看過去旁邊有一草蓆裹住一具屍體，露出兩隻粗壯的大腿，旁邊地上放了男性的頭，半睜眼看著前方。



杏實看到秀目睜大，表情露出驚嚇，原來這屍體是竹丸！



杏實在這時候不想死的念頭才突然衝出，和自己剛剛求死的意識衝擊，開始想到自己死後屍體會怎麼對待，是會……和竹丸一樣草蓆裹起來，還是被曝屍……



劊子手又說：「正常是應該先挖個坑，讓砍掉的首級落入坑裡的，被清洗後就放在公開場合曬首示眾。可是這是主公院內，所以只能用木頭架了一個方匡，算是給你們特別待遇。」



後方傳來的城主聲音：「宣佈—間諜罪犯—女忍者杏實—的死刑。執行——」



死期已至了。



杏實突然想起後面竹丸的頭在看著自己，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



用力頭一晃，腰一扭，把自己的馬尾甩到側邊，露出自己領口上方的細長而充滿汗珠的脖子……



杏實心裡不想任何事情，一點念頭都沒有，對一切的情況，見聞覺知，都感覺清清楚楚，不再患得患失了，也不存有一點念頭都沒有的感覺，平靜面對現在發生的事。



「犯人，受斬！」那劊子手武士大喝道。



杏實將身體向前俯傾，胸脯大幅起伏著，將自身體向前俯傾。



除了感覺到自己乳房的重量，在格外的緊張與想法中，脖子和身體滲出了大量汗水，有種體熱外面寒冷的感覺。



然後杏實突然就覺得剛才出汗涼涼的脖子涼了一下，接著一股炙熱，覺得整個世界都開始一陣旋轉接著是耳鳴跟昏暗，一股灼痛衝了出來。



斬首是非常順利的，擔當劊子手的武士盡責的一刀砍下了她的頭。



杏實的頭準確的落進前面圍好的匡匡裡，被堆的厚厚的稻草擁抱其中。



汗水從杏實的額頭涔涔而下，本來紅潤的臉色開始變成灰白，她緊咬牙關，瞪大眼睛看著前方。



稻草將她斷頸部分的血液吸乾，讓她的臉很快就灰白起來了，因為失血而一片黑暗的視線，什麼都看不到，緊咬的牙關也鬆懈了，很快的啊，杏實染血灰白色的臉已經沒有表情動作。



同時，杏實被砍斷脖子的美軀從斷頸處大量噴起高高的鮮血帶著「嘶嘶」的聲音，呈扇型噴灑，四周與領口噴濺的血染紅了上身白衣。



失去了控制的身體，突然彈起來，扭動細腰，胸脯一挺，從原來向前跪坐變成正跪的姿跪坐在地上，整個屁股跪坐在自己腳上，衣襟被繩勒住讓一對乳房更高聳。



四肢不斷抽搐，漫無目標地抖動著，被綁在後腰上的手一直互抓，那纖纖玉指還在慢慢抓撓著，彷彿想抓住什麼東西一樣。



在一旁像在看戲一樣的檜子手，到這時才從旁邊踢向杏實，無頭的屍體才向側面倒了下去。



側倒在地上的屍身仍然在動，垂死的掙扎使她身體不停向後彎曲，大腿被向後拉緊變成直直的不停用力踢動，把穿著的草鞋都踢到飛出去。



白色的內裙從臀部中間出現濕濕的一個圓圈然後擴大，變成黃色的污穢，接著，大量液體從屁股下面流了出來，絲毫不在意週邊的目光的在沙地上尿出一灘小水窪。



「犯人，斬訖！」



擔當劊子手的武士抓起杏實首級上的馬尾，把首級放在木盤上呈獻城主過目，放在



一旁杏實的屍身仍然自顧自的抽搐雙腿、流出血水與排泄物，直到最後歸於寂靜，停止了一切動作。



旁邊幾名武士把草蓆上的無頭女屍用草蓆裹起來再放到竹丸旁邊，把杏實的無頭屍身用草蓆裹住跟竹丸的屍體一起扛到放置屍體的地方，等到斷頸部分的血液吸乾準備做最後的清洗。



負責脫衣與洗淨的長工老頭接受了這兩具屍體，不過他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女忍者的無頭屍體了！



老頭緩緩的去除她屍體上的草繩，脫了她身上的白麻的單薄褻衣。



「可惜，這種身軀啊！」老頭他歎道。



頓時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這具無頭的裸體女屍，雖然屍體斷頸部分血還在流,身上的肌膚也被草繩深深的勒進肉裡而顯出一種不正常的紅紫色痕跡，但杏實的屍身比一般女孩更加結實健康，腰肢纖細。



她那對堅挺的玉乳,讓他都不自主的嚥了下口水，不知不覺的把放到了那對結實的雙乳上。



兩個玉乳還會隨身體偶爾抽搐而顫抖，上面各有一顆因為失血過度而呈現灰褐色的乳頭和乳暈，圓挺的結實臀部還有光滑沒有一絲贅肉的小腹以呈三角形生著的黑亮羞毛。



再往下兩邊又接續那雙修長結實的美麗雙腿，最下面的一雙玉足穿著沾染髒污的白色足袋。



負責脫衣服與洗身的老頭哪可能安靜的看，此時他的右手已經不知不覺地移到了女屍的兩腿之間，感到了毛茸茸、癢癢的感覺。



抓住大腿向兩旁分開，食指直接硬生生地闖進杏實陰部不停摳弄。



沒了腦袋的身體，居然還偶而抖動一兩下。



摳了一陣子，突然，他感到手指有潮濕的感覺，他抽出手來，放在鼻下聞著。



一股酸臭的味道湧進了他的鼻孔老頭淫笑道：「嘿嘿，還過癮吧？小女孩。」



接著他抬起女屍雙腿，用力把她稍微僵硬的大腿向胸前壓去，壓的同時，下面那緊閉的陰唇間也流出了一股水像是愛液一樣，順著她那濃密的黑色細毛流了下來。



杏實和其他死人一樣，身體殘存的小便受到擠壓又開始失禁了，而斷開的脖子也猛地噴出了一股血。



老頭低聲的淫笑把杏實整個屍體翻過來，用手拉開那兩塊雪白的臀肉，灰黑色的肛門正微微開著，一截又乾又粗的糞便正慢慢從中間擠出來。



老頭用竹條往裡面摳出糞便，到黃色的水流出來，最後用一個短木條塞入肛門，再把整個屍體翻回來。



就這樣，再反覆擠壓了幾次，到沒有血、尿流出才停止。



可憐的女忍者杏實，默默地忍受著這個老頭的折磨，完全不顧身邊失去頭盧的女屍的頭放在一旁木盤上，睜著雙眼。



她張著嘴，吐著舌頭，臉色鐵灰，瞪大眼睛看著原來屬於她嬌美的艷軀，被愛戀竹丸的首級看著被噁心的玩弄直到發洩結束為止。



好在她已經死了，已經感覺不到羞恥了。



氣喘呼呼地老頭讓杏實的屍身到了竹丸旁邊，把竹丸衣服脫了，讓兩人屍體緊挨在一起用水桶沖了沖。



可是並沒有洗淨他們的頭就轉身拉開門退了出去。



因為他並不為他們這兩個間諜感到可憐，只有貪圖杏實的美艷屍身，其他一些事隨便做做就好。



現在，這裡就剩下杏實和竹丸兩個死人了。



這兩個曾經明裡暗裡愛戀卻不得善果的忍者，首級被放在斷頸邊的屍體，孤零零、赤裸裸地躺在牆角的木板上，脫光光的緊挨在一起。



說來真的諷刺，生前相愛的二人因為上忍給的戒律，連對方的身體都沒什麼機會碰觸。



沒想到死後卻能夠這樣裸身並排在對方旁邊，竹丸努力鍛鍊結實的胸肌，杏實胸前堅挺誘人的乳房，絲毫不顧及旁人眼光地盡情的展露給對方。



如果他們能活著，現在會翻身一把將對方緊緊地抱緊，然後瘋狂地交合，可現在，他們只是兩具屍身，直挺挺地躺在那裡，儘管赤裸地面對著對方，卻不能有一點表示。



兩人因緣的生滅變化與無常令人唏噓。



在不引起背後指使人物的反彈又要警告對方的前提下。



次日一早，衣服被剝淨的兩具裸屍被拖到城外處刑廣場，告示板上釘上兩人的罪狀是「通敵」，身份被寫成為是竹邊夫妻，分別是竹邊丸與竹邊杏實。



竹丸的屍體被剁掉四肢再腰斬，疊放在一個檯子放在城外廣場旁曝曬示眾。



杏實僵直灰白色的無頭裸屍則是挺著那一對堅挺的乳房，陰部裡被插進一根支撐木柱，四肢分開地被縛在磔刑用的刑架上曝曬示眾。



兩人的頭則一起被懸掛在一旁旗桿上示眾，被高掛地杏實，她的眼睛仍然睜得大大的，和心愛竹丸的頭一起望著那些圍在旗竿下咒罵他們通敵的人群。

cover_image.jpg
2 2L %EEE@E






